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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向，素履以往。老家建起大桥

的消息让我时时沉浸在喜悦里，总想回去

看看。可因诸事繁多，一拖再拖。趁着一

个周末，携妻前去看桥。

妻子其实不想去，因为结婚后第一次

回老家，过河我是背着她的。她说早知道

你老家这么偏僻，隔河渡井的，是不会嫁

你的。我这次告诉她说，大桥建起来了，

漂亮得很，以后回家很方便，再也不用蹚

水渡河了。

老家关庙杜村位于鲁山县城东南二

十多里，紧邻沙河南岸，那是一个有着三

千多口人的村子。沙河从伏牛山主峰尧

山发源，一路逶迤向东。在我们村附近的

沙河两岸，田野如畴，村庄相连。高岸头、

郝楼、永乐庄、韩庄、孙街和我们村立在河

南，程村、白村、徐营、贯刘、邓寨、西羊石

等村子坐在河北。一河相隔，往来不便，

多少好事难以成全。特别是从前每逢夏

季，洪水暴涨，水面宽阔几里地，更是让人

望眼欲穿。于是，人们不免感叹：要是有

桥多好啊。

放牛是童年的一件趣事。那时养牛

得挺多，午后一两点钟，就下河放牛去。

东北湾一带水草丰美，面积开阔，那是沙

河汇入白龟山水库处，蓝天白云，牛马成

群。河南、河北各村的牛、马在悠闲吃草，

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我们割完草打包

后，不知不觉红日西沉。可是，我家的牛

却不见了，四下里找遍也没有，只好空手

而返。父亲虽然生气，但是巴掌始终没打

在我身上，只说句明天上河北岸去找。不

巧，晚上下场暴雨，河水陡涨。心里着急，

脱口而出：要是有桥多好啊。于是，只好

等河水落了，过了一天才过河到邓寨，找

到了牛。

那时一到冬天，家家户户炒花生，一

大早背着过河去市里卖。河里有一条大

铁船，是我们村焊制的，有专人撑渡。寒

风呼号，雪花乱舞，河水急流。撑船人一

边和大伙打着招呼，一边用力点着竹篙，

旋着船向北岸划去。河边搭一茅庵，那

是撑船人的“家”。夜深人静，三三两两

的村民卖完花生回来了，从西羊石徒步

走 过 漫 长 的 河 滩 ，呼 喊 着 撑 船 人 要 过

河。撑船人仿佛睡着了，没有应答。等

啊等，过河的人估计差不多了，对岸茅庵

里才挑出一盏灯火，撑船人划着船悠悠过

来，把早已等得不耐烦的村民接过去。这

时，便有村民对着撑船人开着玩笑，嬉笑

怒骂一番。撑船人于是就说，冷的跟猴一

样，换作你也是这样，凑够人才开船。人

群静了下来，大家长叹一声：要是有桥多

好啊。

后来，我离开老家外出求学、工作，回

去的次数就少了。有一次回家从沙河走

过，看到巨大的挖沙船正在水中挖沙，随

着飞速转动的皮带，沙子被抽挖出来，堆

积成一个个小山 丘 ，被 拉 沙 车 运 走 。 慢

慢地，树林砍伐了，鸟儿飞走了，草场消

失了，留下的是一个又一个深坑和一堆

一堆的鹅卵石。那深坑，犹如陷阱，再也

没人敢去洗澡，因为已吞噬过不知多少人

的生命；那石堆，恰似坟丘，仿佛在诉说着

沙河的不幸和悲哀，昭示着岁月的沧桑和

无奈。

由于不停挖沙，河床向南北两岸不断

延伸，临近河边的村庄变得不安起来。每

次回老家，总能看到人们在街头巷尾叹

息。这次徒步看桥，我忽然发现邓寨在村

边建有拦河堰，那是申请县水利局投资修

建的。有人说，正是因为穷，才挖沙卖钱

的；有人说，这地方偏僻，想富起来，得南

来北往通行，才能商贸顺畅流通，要是有

桥该有多好。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在世世代

代人们的盼望下，一座长 1569 米的沙河特

大桥，如一道美丽的彩虹飞跨南北两岸。

平顶山市大西环项目是省道焦桐线宝丰

县周庄镇至鲁山县张良镇改建工程，全长

24 余公里，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沙河特大桥是大西环的关键工程，从鲁平

大道徐营村向南，桥北是邓寨村，桥南就

是关庙杜村。看那大桥，令人振奋不已。

宽阔的桥面上，大货车、小轿车、摩托车、

电动车等车辆川流不息。不禁感叹，有了

桥，真好。

走下河堤，更能清楚看到，那一个个

桥墩粗壮结实，长长的桥梁直跨水面。大

桥东侧，有一条临时建的浮桥尚未拆除，

我们沿着走到南岸，不时仰观大桥，更觉

巍峨壮观。

经过整治的沙河，碧波荡漾，烟波浩

渺。重回大桥上，向西看，被一幢幢高楼

拔高的鲁山县城隐约可见。而那平地突

兀鲁山独秀、鲁峰耸翠鲁峰山，自然与小

时候看到的不同，那条飞跨沙河的南水北

调大渡槽，恰如一条金腰带环绕鲁峰山蜿

蜒北去。向东看，更是水域茫茫，曾经林

丰草美的地方全变成了水，与白龟湖连成

一片，唯有岸边的村落被绿树笼罩。妻子

说，真是想不到，大桥建得恁气派，以后这

里要发达了。

一桥飞架南北，从此变通衢。这是一

座连心桥、暖心桥，更是一座富民桥、幸福

桥。从此，这片美丽的土地将绽放出梦想

和希望，世世代代生活在沙河两岸的人

们，正以满腔的热忱，走向乡村振兴的康

庄大道，意气风发，逐梦前行。

一 桥 飞 架 南 北
◎ 杜光松

从村民家出来，拉过衣摆擦

掉脸上的汗水，穿过刚清扫过的

村委大院，屋里面村“两委”委员

和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已经到齐，

王领昌拉了拉粘在后背上湿透的

上衣，找个位置坐下。

“现在，新乡卫辉市已经断水

断电好几天了，咱村得做些什么，

都是同胞亲人呢！”王领昌皱着眉

头说。

“是哩，王书记，你说吧，咱现

在做啥子？”

被称为王书记的王领昌，57

岁，今年刚被选为新乡市原阳县

太平镇扁担王村党支部书记，已

入党 26年。

7 月 19 日以来，河南新乡等

地连降暴雨，局部地区遭遇大暴

雨 ，多 地 受 灾 ，扁 担 王 村 也 未 幸

免。王领昌带领村“两委”委员、

党员、村民把村田地里的积水挖

沟排出，又排查村里的低洼处，将

4 户被水淹的群众转移到高处，送

去衣物。

这三天，王领昌没有睡过一

个囫囵觉，家也很少回。

王领昌喝了口水，嗓子依然

沙 哑 ：“ 今 天 ，咱 们 开 的 是 村‘ 两

委 ’扩 大 会 ，参 加 的 都 是 村 委 委

员、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咱扁担

王村要为受灾的地方做些工作，

现在防汛前线特别危急，人家忙

着防汛，可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

类！”王 领 昌 站 起 身 ：“ 咱 村 不 富

裕，咱大的能力没有，但有多大的

能力，咱都得尽多大的劲，帮多大

的忙！”

“王书记，我看啊，要不，给灾

后亲人烙油馍，人吃饱了，才有气

力抗击汛情。”

“对，就给他们烙油馍，举手

之劳嘛！”村民李玉凤说。

“就这样定了，咱村就为灾区

前线炕油馍，现在开始！”王领昌

坚定地说。

“好！”大家齐声应。

王领昌踱到村播音室播音器

前，习惯性地拿出手机看了一下

时间，2021 年 7 月 24 日 15 时，他

清了清嗓子，镇定地按下开关键：

“咱没有大能力，咱有小能力，咱

没有财能力，咱有物能力，需要咱

扁担王村每家每户开始支锅！和

面！炕油馍！”

洪亮的高音喇叭声波飘荡在

村子上空，就像一道紧急动员令：

支锅！和面！炕油馍！

喇叭声刚落，美丽的扁担王

村的午后，开始冒起了炊烟。一

户、二户、三户……全村 310 户，几

乎户户支锅，家家和面，炕起了油

馍。

王领昌急急走在村中央的道

路上，迎头碰上叮咚叮当跑来的

孙 双 玲 ，满 头 的 汗 水 ，满 脸 的 烟

灰，手里拎着一个炕油馍锅。

“ 双 玲 啊 ，你 这 是 ？”王 领

昌 问 。

孙 双 玲 一 边 跑 ，一 边 嘟 囔 ：

“王书记啊，一口锅，太慢了，这口

锅刚从邻村借的，这下好了，两口

锅，就会快些了！”

一扭头，村民李冬芝和张爱

花 在 自 家 院 子 里 正 炕 得 热 火 朝

天，一人负责在下面烧火，一人炕

油馍，原来两个人商量好的搭伴

炕油馍哩！

下午 6时，村委大院门口。

在王领昌的组织下，村民王

善波的中巴车、张曙光的单排座

以及张志学的越野车已经整装待

发，车上已经先期装上了他们采

购的 60件矿泉水和 10箱方便面。

此时，扁担王村的村民大道

上，村民们正端着盆、馍筐、锅排

儿等盛具陆续赶来，盛具里放着

新炕出的油馍。

10张、20张、30张……4000多

张油馍，焦黄酥香。车上，还装上

了扁担王村委购买的 2000斤冬瓜、

100多件矿泉水和面包、火腿肠。

又跑过来几个村民，怀里抱

着 自 己 家 吃 的 喝 的 硬 是 塞 进 车

里。

望着轰轰作响的爱心送馍车

队，闻着飘着香气的一张张油馍，

回头看看前来送行的全村善良的

村 民 ，不 知 怎 的 ，王 领 昌 心 里 一

酸，眼睛潮了，他转过身，擦了一

下眼，站直了，大声地喊：“出发！”

为了泄洪，湖水绕过桃花坞，

在铁沟附近拐了一个大弯，然后

向东。闸坝就建在南北两座山间

的山谷之中，长约二百来米。平

时，闸坝就是一座飞架南北的桥

梁，通往鲁阳古镇的公路就从这

里经过。

只有在特大汛期，湖水超过

警戒水位才可能开闸放水，那是

我记忆之中多年不曾遇见的景象

了。浑浊的洪水从泄洪闸底翻滚

出来，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义无

反顾，奔腾向前，惊涛拍岸，卷起

了一堆高过一堆的浪花，奏响了

一阵高过一阵的雷鸣，那场面、那

气势，没有哪个瀑布能够与此一

比高低。

汛 期 一 过 ，一 切 又 归 于 沉

寂。千锤万击开凿出来的黄褐色

河床，赤条条裸露在太阳底下，任

凭风吹日晒，显得格外的疲惫、焦

渴和无助。虽然深知自己原本就

是为了泄洪而生，生命的价值和

生活的意义就在于随时随地、无

怨无悔的接受泄洪湖水的暴虐与

恣意。

随着雨季的远离，湖水日渐

浑白清亮，进而变成一汪碧湛，水

平如镜的湖面，倒映着桃花坞俊

俏的身姿，柳叶般的小鱼一会儿

游出水面，一会儿又潜入水底，闸

坝上的 C 字形湖湾，成就了周边

居民休闲垂钓的梦想。

一个深秋的傍晚，应朋友的

盛 情 邀 约 ，一 起 来 到 湖 湾 垂 钓 。

由于不谙此道，只好徒羡友人不

时一竿一竿地收获着鱼儿上钩的

欢快与自豪。我举着钓竿左边站

一会儿，右边蹬一会儿，除了不停

地把鱼饵捏在鱼钩之上，就是不

见鱼儿咬钩，一气之下干脆扔下

钓竿，独自跑到岸边的沙石上优

哉游哉地吞云吐雾去了。

夕阳西下，湖面上横过一道

金色的波光，从天水相连的远岸

直插我们的脚下。三五成群的野

鸭，在不远处的湖面上悠闲的觅

食和贪婪的嬉戏。岸边梯田里的

稻谷、大豆、花生们已经被逐一收

割归仓，只有山坡上成片的柿子

林还零零星星地悬挂着一两个成

熟的果实，随风摇晃。

抑或是今天手气不佳，没有像

朋友那样感觉和享受一番愿者上

钩的惬意与满足。抑或是触景生

情，有所联想，油然生出一种与此

情此景不甚和谐的悲秋情怀。

我们常常赞美秋天是收获的

季节，我们也常常感叹秋天是最

易怀远的时光，我们还常常祈望

只要秋天有多高，秋水就会有多

长，只要秋风有多远，秋梦就会有

多 香 。 可 当 我 们 真 的 收 获 了 之

后，那原本一派生机盎然的原野

却要因此不得不承受难以言表的

落寞和悲壮。掰下了玉米的秸秆

耷拉着枯叶立在地头，割剩了半截

的稻草依旧参差不齐地守望在田

间，掏走了红薯的沟垄空留下一个

个大小不一的黑洞，树枝上的寒蝉

飞得不远了、叫得不欢了，草丛间

的蟋蟀蹦得不高了、跳得不远了，

甚至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就会一

下子销声匿迹了。新的一轮孕育

和成长固然可期，可毕竟还需更多

的时日，其间还会遭遇许许多多难

以逆料的雨雪风霜。

一任我的思绪如此漫无目的

随风飘荡，山顶上的新月正在穿

云透雾，执意洒下丝丝缕缕的点

点星光，秋风徐来，湖面上漂浮起

淡淡氤氲，我们浑然不知早已悄

然地融入了一弯山月半湖风的朦

胧意境。

虽和李珊仅有两面之缘，但不妨碍我

喜欢她。

许是骨子里对生命的热爱，许是她朴

素低调的衣着，让我感觉和她没有一丝的

隔阂，仿佛相伴多年的朋友。

我想，这可能是她的磁场恰好和我相

吸引吧。

她像一朵怒放在田野里的花，让人忍

不住心底的欢喜，想去接近她、了解她、拥

抱她。

她的生命和我一样多舛，即使身患重

病，却微笑生活。不管生命于我们是长久

还是短暂，我和她的相遇，都让我感谢命

运之手的推波助澜。

初识李珊，是在先生同学的聚会上，

但先生对她并不算熟悉，只知道她身体不

好。这次她到郏县来，也是因为先生给她

推荐了治好我病的老中医，邀请她前来治

疗。

她衣着简朴，谦逊亲和，话语不多却

极其爱笑，一笑起来，两个小小的酒窝仿

佛盛满了花蜜。

那段时间，我正被工作上的某些事情

困扰，心情极其糟糕。但就在这一瞬间，

我的情绪被她的笑容抚慰。我忍不住想

要接近她，并向她倾诉我的生命。但又怕

初次见面就这样莽撞有些唐突，就生生忍

住了。

第二次见面，是先生、李珊和我共同

的同学月慧参加郏县举办的创业大赛，李

珊也来给月慧助威。

月慧的比赛在下午，上午需要做些准

备工作，走不开，先生就开车载着我们一

起去眼明泉景区转转。

天公不作美，下了小雨，但雨中的眼

明泉却别有一番韵味。我们撑着伞，在观

景台上远眺，整座山碧波荡漾、摇曳生姿，

尤其是最高处的风力发电“大风车”，更为

雨中眼明泉增添了几分颜色。

从李珊的简洁话语里，知道她喜欢全

国各地到处游历，像这样小家碧玉的风

景，她见识不过少，但依然给予这座小山

包真诚的喜欢。她从各个角度拍摄着眼

前的风景，或一棵树，或一片山。

观景台下的池塘里种了几棵睡莲，开

着几朵颜色浅淡的花。李珊似乎很喜欢

花，不停地转换着角度拍摄，处理好后献

宝一样给我看，果然特别有意境。她扬起

笑脸，得意地说：“我专门花钱学过摄影。”

她笑起来像个孩子，和池中绽放的睡莲完

美契合，清浅、淡然、纯真。

李珊很喜欢孩子。下雨了，她把自己

稍微大点的伞给我和孩子；上台阶时，她

急忙伸出手扶孩子；孩子故意跑到栏杆那

头去堵她，她就笑着和孩子玩闹；她会弯

下腰侧耳细听孩子的悄悄话，也会给孩子

拂去额头的雨珠……

人常说，孩子最能感受到谁是真的对

他好。她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关心和温

暖，让孩子非常喜欢她，一直黏着她说这

说那。

虽然是周六，但是先生一直在接工作

电话，没顾上和李珊说话。倒是我，终于

得偿所愿，尽情向她倾诉着我的伤痛和挫

折，甚至顾不上回答孩子的求问。她一边

安抚几欲狂躁的孩子，一边平静地听我述

说，并没有像寻常人一样说些不走心的安

慰。她定然知道，我需要的不是安慰和同

情，而是感同身受的坦然承受。

我们都明白，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苦痛

中挣扎，只不过有轻重之分罢了。我们没

办法和那些不可预见的不幸抗争，更不能

深陷其中不自拔，遇见合适的人，适当倾

诉一下，就又该轻装上场。

我们偶然相遇，有了短暂的交集，像

是雨滴滴落在生命湖面，晕染开圈圈涟

漪。然后又各归其位，像一朵朵狂烈怒放

的野花，在各自的田野，各安其命。

220.南明皇帝

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顺治元年（公

元 1644 年），崇祯皇帝在北京自缢，清军

占领北京。同年 5 月，皇家血统的福王

朱由崧（北京大兴人，万历皇帝之孙）在

南京被拥立为南明首任皇帝，史称弘光

帝。兵部尚书史可法（河南开封人）兼东

阁大学士，同马士英、高弘图一同出任内

阁成员。马士英（贵州贵阳人）一心想当

首辅大臣（宰相），对这项人事安排十分

不满，遂向新任皇帝朱由崧打小报告说，

史可法曾以“七不可”为由对新任皇帝的

资格提出过异议。史可法一看留在南京

凶多吉少，遂率军前往扬州抵御清兵。

清军马上就要兵临南京城下，马士英竟

然奏请弘光帝先办四件事：一是赶紧把

皇太后接到南京；二是想办法把父王朱

常洵的遗体从洛阳运到南京；三是要控

制住诸位亲王，以防篡位；四是抓紧选

妃，先生个皇子再说。大臣们听了这四

条建议，纷纷摇头不止。

221.抵制摊派

宋徽宗初年，浙江义乌人宗泽出任

山东莱州掖县知县。当时朝廷征收牛黄

供京师药用，上级督促得很紧。当地百

姓迫不得已只好杀耕牛以取牛黄。即使

如此，仍然完不成朝廷下达的指标。有

人向宗泽建议，干脆给朝廷督办官员送

点礼，网开一面算了。宗泽拒不送礼，一

纸“情况反映”直送朝廷。文中说：“牛遇

岁疫则病瘠而生黄，今太平已久，和气充

塞，境内牛皆肥腯，无黄可取（牛得病才

生牛黄，如今风调雨顺，天下太平。本地

耕牛膘肥体壮，实在没有牛黄可取）。”朝

廷有关部门觉得有道理，遂免去掖县的

牛黄摊派任务。

222.骑马坐轿

明清时代，劳苦功高之臣，皇上会赐

紫禁城骑马。虽说这是一项高规格待

遇，但很少有人胆大到在皇宫里骑行，坐

轿者倒大有人在。清乾隆五十五年（公

元 1790 年），皇上下诏说：“内外文武大

臣，特恩赏在紫禁城骑马，用资代步。但

年老足疾之人，上马亦觉艰难……仍加

恩准令乘坐椅。”坐椅亦称肩舆，二人所

抬之轿也。

223.官方卖官

清朝的卖官（开捐）始于康熙初年，

由官方主持。当时康熙皇帝裁撤三藩，

遭到强烈反弹，三藩俱反，平西王吴三桂

从云南起兵反清，直打到湖南，清廷震

惊。由于连年战争导致粮饷紧张，朝廷

只好以捐官为名解决军费问题。此次官

方卖官为期三年，捐纳知县五百余人，收

银仅二百万两，筹款数额跟预期差距较

大。主要原因是捐官得到的只是资格，

若要获得实职还须排队，有人终生也等

不到空缺。很多有钱户觉得买官太不划

算。 （老白）

如花在野

大雨倾城，他脑子里马上蹦出了这个

词。以前只是在电视上见过，从没想过有

生之年会遇到这样恶劣的天气。

后来他才从新闻上了解到，这次暴雨

对于这座城市是千年一遇，一小时的降雨

量相当于 100 多个西湖倾倒下来。头发

里的水像阴凉的小蛇一样慢慢爬过他的

脸颊，他右手握紧了方向盘，左手迅速地

在脸上抹了下水。

这个城市古代又叫商都，四季分明，

是中原的腹地，也是他工作和居住的城

市。他从没想到，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会

被暴雨冲毁、淹没。

“爱你不是两三天……”手机铃声忽

然响起，这是他为妻子设定的专属铃音，

他的心骤然一紧。

“老公，你在哪儿？水快淹过我的腰

了，我在金水区经七路这儿的丹尼斯，快

来救我！”妻子的声音惊慌失措。

他迅速在脑子里定位出妻子的位置，

那里离他们的小家只有两站路，但属于地

势低洼地段，积水深，且流速快。

他努力让颤抖的声音平静下来：“听

我说，亲爱的，我现在要去救人，不能去找

你了，你快喊身边的人，让他们扶着你慢

慢往前挪，如果遇到比较高的建筑物就爬

上去。”

妻子的声音有了哭腔：“我怕，宝宝在

踢我了，我想见你。”

“乖，听话，我忙完就来找你。”他咬着

牙挂断了电话，心像被放在了火上煎，痛

楚不已。眼睛忽然模糊了，分不清是雨水

迷了眼，还是泪水淌也淌不完，他咬紧牙，

飞速地把脸一抹，猛地左打方向盘，目的

地到了。

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孩被困在车顶，身

旁是浑浊翻腾的洪水，像一群群奔驰而过

的猛兽。女人一见到他们就哭喊起来：

“来了，消防员来了！”男人和孩子也都忍

不住哭了起来，他迅速把绳子系在腰间，

顶着洪水猛烈的冲击，向三人游去。

他先给孩子套上救生圈，抱起来准备

返回，孩子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哭红的

眼睛亮晶晶地盯着他，他的手触到孩子温

热的皮肤，忽然浑身一颤，妻子那高耸的

肚子里会不会也是这样可爱的小男孩？

她的预产期只剩几天了啊！他一愣怔，一

股浪涌来，他站立不稳，差点抱着孩子摔

倒在洪流里，他努力稳定心神，手上加了

把劲，在其他消防员的帮助下依次把三人

救到了安全地带。

他顾不上喘气，便手忙脚乱地从工作

服里掏出手机，拨打妻子的电话。打不

通！虽然是预料中的结果，可当这结果残

忍地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时，他还是控制不

住地焦躁起来，他不停地拨打妻子的电话，

可那边的忙音像一条钢丝刮着他的神经。

任务重于天，这是他成为消防队员的

第一天便铭刻于心的话。现在，这句话又

从心底冒出来，压抑着他的冲动。这里离

金水区太远了，且不说放下手头任务涉水

而去，即使能过去也不见得能及时救到妻

子。他仰头逼回眼眶里的泪，对着阴沉沉

的天空，默默祈祷怀孕的妻子能被消防同

事救助、被路人救助、被爱和善良庇佑。

雨还在下，眼前汪洋一片，零零散散

的车都姿态狼狈地浮在水中，他的焦虑很

快被一个接一个的任务打断。

胜利路西边的饭店里有人被困，他们

赶到，才发现积水太深，消防车根本无法

行驶，他果断地撑起橡皮艇，下车蹚水徒

步往饭店方向行进。饭店里柜台上蹲着

一位老人，捂着胸口说：“孩儿，我难受啊，

我有心脏病。”他大惊，当机立断和其他队

友将老人托举到橡皮艇上，转移到安全地

带的医院。就这样，他救了一个又一个，

脚被泡得没有知觉，手也被粗粝的绳索磨

得渗出血，他耗尽了所有体力，实在撑不

住了才倒在地上大口喘着气，身旁忽然传

来压抑的哭声，是队友小张。他把手伸过

去拍了拍小张的背，小张呜咽道：“我爸

一个人住在西三环，还不知道他怎么样

了……”他想安慰几句，话一蹦出口却变

成了咬牙切齿地痛骂：“老天爷，别再下

了！”

当他终于赶到经七路的时候，已经是

第二天凌晨。这里到处都是水，浊浪急速

奔涌着，哗哗的水声夹杂着路边人们的哭

喊呼唤声，他的心揪成一团，焦急地喊着

妻子的名字，往家的方向前行。

忽然，路旁一位老人晕倒了。周围的

人说，老人的儿子在附近失踪了，老人一

直沿着这条路边走边喊，估计体力不支加

急火攻心就晕倒了。

他二话不说，背起老人就往离这最近

的医院赶去。医院也是泡在了水里面，大

厅里几个医生和护士都站在水里，用微弱

的探照灯检查着病床上患者的情况。一

个医生的胳膊被利器划伤了，缠着绷带，

血在上面开出了触目惊心的“花朵”。

他的眼睛红了，忍不住对医生说，你

们是英雄啊。医生愣了下，认真地对他

说，你才是英雄。他心中酸涩，摇了摇头，

低声道：“我不是我妻子的英雄。”

就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他身后忽然响

起了清亮的婴儿啼哭声。他忍不住扭头

去看，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简陋病床上，躺

着一个熟睡的产妇，她怀里躺着一个刚出

生的婴儿，那婴儿直直地盯着他，亮晶晶

的眼睛让他想起了那个小男孩。他拼命

抑制住自己狂喜的心，紧紧捂住了嘴，堵

住了那句惊呼。

就在这个瞬间，雨停了，这个城市长

长地舒了口气。这城市里的许多人还在

忙碌着，用水泵抽水，寻找失踪人口，将伤

者送往医院……不知谁忽然叫了起来：

“快看，彩虹！”人们都闻声抬起了头，仰望

着云端的那道绚丽。那些可爱的人们和

这道美丽的彩虹一同被深深刻进这座城

市的记忆里，永远，永远。

一弯山月半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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